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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叙述何以成为可能: 一个符号叙述学的分析

朱昊赟

( 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四川成都 610064)

摘 要: 近些年随着“旅游热”现象的出现，旅游叙述的合法性问题受到各界关注。对旅游进行叙事研究，实

际上是对旅游文本的合法性以及旅游叙述的可能性进行论证。本文在肯定赵毅衡提出的媒介—时间向度的分类

标准基础上，结合旅游学的相关理论，进行了以下分析: 首先，旅游文本满足符号组合、人物参与、时间和意义向度

的叙述底线定义要求; 其次，依据人格—框架二象判断，认为旅游具有演示类叙述特征; 最后，从二度区隔的角度出

发，提出游客协同旅游文本叙述的观点。基于此，本文便可成功地将“旅游”从小说、游记等文学的文本叙述中剥离

出来，促使“旅游叙述”成为独立的研究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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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休闲经济时代的来临，人们对旅游休闲的

需求日益高涨，旅游业态的发展、旅游形式的变化等

问题日益受到广泛关注。旅游现有的研究路径主要

从以下两方面展开: 一是构建视角，从自然地理层面

探讨旅游目的地资源的开发与保护，侧重个案分析;

二是效果视角，通过引用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文
化学、营销学等概念，对旅游的经济价值与文化作用

进行研判。以上研究，其对象多是指旅游资源或者

旅游影响，实则在某种程度上欠缺了对旅游体裁本

身核心特征的思考。
旅游之所以鲜少被当作完整的叙述体裁进行研

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旅游”叙述的文本边界存

在疑虑。现如今常见的旅游叙述多是围绕具体文本

体裁中的“旅游描写”展开，包括但不限于中英文导

游词文本的翻译、旅游网站的宣传、文学作品的描

写、影视体裁的展示、口碑分享、旅游摄影等。这些

表述在一定程度上“都很明确地选择以风景作为一

种叙事资源，或者描写中心”［1］，承认“旅游目的地

之所以能够被文学叙述所影响，主要便是由于游客

自身、文学作品、文学作品的作者三者之间存在情感

联系，以此建构出旅游景观的意义”［2］。以上视角

下的研究虽对旅游叙述价值作出肯定，但遗憾的是，

其研究对象已是被再次媒介化的“旅游”衍生品，而

不是对旅游对象自身。
旅游定义纷繁复杂，虽无权威定义，但也有学界

共识。旅游不仅仅是指空间位置的暂时移动，而是

“一种基于人自身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普适的人

文现象”［3］。“在文学之外，叙述的范围远远广大得

多”［4］3，“无论是国学热、旅游热、古迹热、奥运热、
消费热、品牌热，都因叙述而获得意义关注”［4］16。
旅游叙述的研究对象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媒介化的文

本再现，而应回归到旅游体裁自身的特征与本质上

来，旅游叙述应当“透过‘内容’这一现象载体，直指

‘叙事’这一问题本质”［5］。囿于传统叙事学的媒介

边界问题，旅游叙述研究一度陷入僵局，直至赵毅衡

《广义叙述学》的出版，才让旅游摆脱“媒介化文本”
的困扰，能够以独立的体裁形式纳入到叙述学的研

究框架之中。
“广义的符号叙述学，即研究一切包含叙述的

符号文本的叙述学”［4］416，“广义叙述学超越了门类

叙事的阈限，试图为一切叙事，真实的 /虚构的、不同

媒介和不同时间轴的所有叙事提供一个更贴切的概

念，一个有用的方法论，一套通行的术语，一个有效

的分析工具，广义叙述学的理论建构恰好体现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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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包容万象的能力”［6］。《广义叙述学》一书中对于

媒介边界、叙述类型、主体冲突等问题展开的思考，

不仅突破了以往旅游叙述研究的文本边界，树立了

旅游叙述合法性的研究地位，更是对旅游作为一种

独立叙述体裁核心问题的正视，是对其文本性和叙

述性的升华。只是，该书尚未对旅游作为叙述文本的

各环节进行详细讨论。本文通过剖析叙述底线的定

义，探究旅游叙述作为独立叙述文本的体裁特征，并

解答一直被学界所忽略的有关旅游叙述的特征问题。

一、旅游叙述的合法性

依据赵毅衡在《广义叙述学》中提出的论述基

础，任何叙述成立的前提条件，都需满足以下两个要

求:“1．某个主体把有人物参与的事件组织进一个符

号文本中。2．此文本可以被接收者理解为具有时间

和意义向度。”［4］7判定旅游是否能够成为叙述，则需

判断其是否扣合以上“叙述定义”规定的标准。因

此，对旅游叙述文本性的探讨，也将从符号组合、人
物参与及理解意向性的角度展开。

首先，旅游符号组合的定义要求。旅游文本与

传统二维关系呈现的文本不同，它是一个立体三维

的呈现。“在旅游活动中，功能单一的旅游者不能

孤立地存在，他们只有进入到旅游符号的连续体中

才能起作用。”［7］这个连续体被称之为区别于其他

符号空间的“旅游符号空间”。郑哲为了突出旅游

空间文化浸润的全面性，特意在“文化旅游的范畴

中将‘环境’指代明确化，引入‘文化环境泡’概念，

‘泡’是立体的、多角度的，在我们身上的映射是无

死角的”［8］。如将旅游文本从多维度构建的话，则

需囊括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旅游的静态符号，即旅游目的地内供接收

者直接面对和观赏的旅游对象。彭丹将旅游吸引力

的建构翻译分为“神圣化景物的命名状态、框限和

提升、奉祀秘藏、机械化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9］五

个步骤。前三个步骤以旅游资源的选取、旅游目的

地空间范围进行框定的方式，实现旅游空间与惯常

生活空间的区隔。任何旅游目的地都是“旅游规划

师”设计出来的产物，只是“旅游规划师”并非指具

体的个人，而是以发号施令的方式实现旅游目的地

内符号组合的功能性总称。在符号叙述学视野下，

“旅游规划师”实则是以区隔旅游世界和惯常生活

世界为目的，以搭建起可供叙述的框架为手段的文

本叙述者。通过“旅游规划师”( 作为文本叙述者)

的筹划，景观的布局、导览的线路、配套的设施、具体

的表演活动等均以符号组合的方式落在了旅游文本

之内。此时的静态旅游符号为游客的游览体验提供

了一个基本的物质基础，且不以接收者的意志而出

现任何形态上的改变。
其二，旅游的动态符号，即游客“此时此地”的

亲自参与。只有游客以投入自己的时间、体力、智

力、金钱等方式，按照“旅游规划师”前期筹谋的路

线、环节、导游的带队、活动等具体的游览规则进行

线路游览，才可促进旅游静态符号产生意义价值。
静态旅游符号是旅游的基础形式，动态旅游符号是

对静态旅游符号体验过程的具体记录与结果呈现。
旅游文本是静态符号与动态符号相组合的产物，二

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旅游文本”是以旅游规划

为前提，通过旅游静态符号与动态符号相互交织而

出的共同结果，单独从一个主体出发而对旅游文本

进行解释与分析，必然不足以概括旅游全貌。
其次，人物参与是旅游文本概念中较为明显的

一点。旅游目的地范围内的导游、游客、贩卖纪念品

的商人、工作人员等，他们在旅游文本的动态化过程

中以此时此地具象的“人物”方式现身，并在旅游文

本中充当着不同的功能角色，共同为旅游这个文本

的丰富提供着自己的力量。“文本的构成并不取决

于文本本身，而在于接收方式。”［10］43叙述底线定义

中对“接收者”进行强调，实则是明确了文本的“裁

判人选”。此时的文本无需获得所有人的认可与接

受，只要“接收者”能够接收信息并解释出意义便可

使叙述成立。同样的北京之行，在爱好人文建筑的

游客眼中，北京的故宫、长城、圆明园等古代建筑的

风采成为北京旅游之行的意义; 在爱好美食的游客

眼中，全聚德的烤鸭、稻香村的点心、六必居的酱菜

等传统小吃的美味则成为了北京旅游之行的意义。
北京这座现代都市的客观存在没有丝毫变化，但是

在不同的游客眼中却有不同解读。因此，文本完整

意义的获得，实际上是文本存在的具体形态与接收

者所拥有的主观感受相互“协调”的结果。
综上所述，只有同时具备以上叙述条件的旅游

才可以称得上是旅游叙述研究的范畴，旅游叙述的

文本合法性问题已经界定清晰。“叙事不仅可以解

释旅游的现实建构问题，同时也可以理解游客如何

将旅游经验转变为有意义的经验故事。”［11］因此，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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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叙述问题进行论证，不仅可从学理化角度厘清

旅游文本的内在机理，而且也是对旅游行业发展进

行的现实观照。

二、旅游叙述的演示性

当我们介入到旅游文本内部之后，对旅游文本叙

述源头的讨论则接踵而来。在符号传达的过程中，叙

述者是所有叙述文本产生的源头，叙述文本的接收

者必须按照叙述者的所思所构进行接收。西摩·查

特曼在《故事与话语》中，将文本的叙述交流过程概

括为“真实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受叙

者———隐含受众———真实受众”［12］14。此叙述理论

多用于文学作品或电影的解释，而对于媒介类型较

为丰富的旅游文本而言，解释性难免受限。
赵毅衡洞察到了媒介在当今信息传输过程中的

重大作用，在《广义叙述学》中创造性地将媒介—时

间向度指标纳入对叙述体裁的分类考量。通过媒

介—时间向度与“再现的本体地位( 纪实 /虚构) ”相

结合，叙述体裁可概括为实在性叙述、拟实在性叙

述、记录性虚构叙述、演示性虚构叙述、梦叙述、互动

式叙述［13］ 六类。在这六类体裁中，叙述者以“人

格—框架”的形式存在。“人格”“框架”分列线性两

端，当文本体裁越靠近实在性叙述方向，叙述者越向

“人格”一端滑动，且以显身的人格形式出现; 当文

本体裁越靠近互动式叙事方向，叙述者越向“框架”
一端滑动，且以框架形式出现，人格化逐渐退场。

值得一说的是，叙述者不等同于真实作者，受述

者不等同于真实受众，叙述者与受述者是一组相对

的概念，是功能性的指示符。“叙述者呈二象形态:

有时候是具有人格性的个人或人物，有时候却呈现

为框架，什么时候呈现何种形态取决于体裁，也取决

于文本风格。”［13］因此，笔者认为旅游文本的叙述者

是从做出各种旅游符号的安排、从旅游目的地的规

划指令发出者的身上分化出的一个抽象人格，只是

这个人格在“人格—框架”两端滑动，且更加偏向框

架一端。前文所提及的“旅游规划师”其实便是此

处叙述者“人格—框架”的功能显现，它为旅游文本

的成立搭建了一个空间层面的框架，将旅游静态符

号与日常符号做了物质层面的区隔。
演示类叙述与纪实性叙述相比，具有“展示性、

即兴、观者参与以及媒介的‘非特有性’”［14］特征。
“旅游与常态生活之间有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

首先一定表现为空间上距离的移动。”［15］依据上文

中对旅游文本静态符号与动态符号两个层面的分

析，旅游叙述文本是需要游客亲身前往旅游目的地

进行“身体力行”的体验才可获取意义的文本类型。
旅游文本需要游客前往、即刻获意的特征，恰好满足

展示性叙述的要求。在旅游目的地内的游客，其行

为言语均来源于现实生活，并非独创的新鲜事物，那

么媒介的“非特有性”特征也由此展现。“游客总是

在寻找或期待新鲜的、不同的事物。”［16］8 游客之所

以向往旅游很大程度上是对异地新鲜感的追求，这

种意想不到的、充满新鲜感的事物才是游客希望体

验到的。故而在媒介—时间向度下，旅游文本属于

演示类叙述。
旅游文本亲自参与、现场获取的特征规约，促使

游客需分化出一部分人格充当叙述者参与旅游文本

的叙述，对叙述框架进行协同填充。因此，旅游文本

在演示叙述的框架内，一方面可邀请游客以各种不

同的身份( 如扮演角色等) 参与到叙述过程中，通过

对旅游文本的各种静态、动态符号进行安排与设计，

完成对旅游情节时间和意义向度的建构; 另一方面

又成功地实现被叙述的旅游世界和现实经验世界的

区隔，突出旅游目的地之独特所在。

三、旅游叙述的二度区隔

“一度区隔是再现框架，把符号再现与经验世

界区隔开来”［4］74，“二度区隔则是二度媒介化，与经

验世界就隔开了双层距离”［4］76。在我们的经验世

界里，“游客”是我们面对的客观实在的人: 在一度

区隔中，是一种身份区隔，游客成为一种需要以“体

验”为媒介进行景观意义获取的特殊身份类型; 在

二度区隔中，他是叙述框架的协同参与者，需分裂出

一部分人格对旅游文本进行填充。在此，笔者需要

着重强调一点，纪实类叙述属于一度区隔，而虚构叙

述必然是以二度区隔的方式与经验世界进行的分

离，但并不是只要进行了二度区隔就是虚构，这一因

果关系不能够混淆。
“旅游世界不是客观科学或宇宙论意义上的世

界，它是作为旅游主体从其特殊观点体验到的世界，

显然是一个主观和相对的世界。旅游者对旅游世界

的建构 可 以 通 过 叙 事 或 实 地 旅 游 体 验 的 方 式 进

行。”［17］就再现的本体地位类型而言，旅游叙述与戏

剧、演出、游戏、比赛等形式同属于二度框架区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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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类型，但与他们有明显不同之处。
在一度框架下，旅游文本在组合的过程中通过

筛选，对静态、动态符号的呈现状态已经是被挑选出

来用于展示的符号结果。旅游与戏剧、演出、游戏、
比赛等形式相比，其一度框架是相似的，都是符号化

的选取与再现，均与现实的经验世界进行了空间的

区隔。但是在二度框架的区隔下，它们则有明显差

异。在戏剧、演出的二度框架内，演员表演的人物是

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并非演员个人自身; 在游戏的二

度框架内，游戏者充当的是游戏中的玩家角色，这个

角色是游戏规则制定下的“人物”，也非游戏者自

身。但是在旅游设置的二度框架之下，游客却不是

虚构的角色人物，而是主体自身。
“人一旦面对他人表达意义，或对他人表达的

符号进行解释，就不得不把自己演展为某一种相对

应的身份。”［10］1 游客在现实生活中和普通人一样，

具有一个现实人格。“游客”被作为研究对象从人

类群体中抽取出来，产生了一度区隔。只有在游客

面对旅游文本、进入到旅游体验过程之后，才算进行

了二度区隔。这时游客才可以分裂出一个人格，他

以线路行进、观看景色、聆听讲解、拍照留念等行为

推动着叙述文本的进行，协同叙述者进行框架叙述。
我们当然不能说此时游客的体验是虚构的，因为游

客还是自己本人，而不是扮演框架要求下的其他角

色人物。因此旅游二度框架的设定并非将其指向了

虚构叙述的类型，而是对其叙述框架的再次丰富。

游客才会有“虚构”的感觉呢? 那便是进入到

旅游文本内部以“扮演非本人的角色”之时。“当我

们看到了区隔框架时，我们才知道它是虚构。虚构

的意义正是为主体提供了聚合轴上的可能，让我们

看到我们可能具有的其他本质和存在形态，从而丰

富对自我的认知。”［18］最为典型的是迪士尼乐园、侏
罗纪公园这类旅游项目，游客在其范围内可以扮演

怪兽、恐龙、公主、海盗等与日常生活差异极大的角

色，他们期待与体验的便是这种虚拟世界带来的新

奇感。不得不说的是，游客虽然是在二度框架之内

进行了各种体验，但最终还是要回归现实世界，或者

说必须是回归的。当我们作为区隔框架世界内的人

物状态出现时，是无法看到区隔内的这个世界是符

号再现的世界，因为区隔的作用便是把框架内符号

再现的世界与框架外的世界隔绝开来，此时虚构以

事实的方式呈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

山中”也是这个道理。

四、结语

旅游叙述何以成立，是研究旅游叙述问题的起

点。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符号叙述学论域

内旅游与其他一般的叙述类型一样，都可以作为独

立的叙述文本对象进行分析探讨，这一结论是具有

开创性的。本文正是通过符号组合、人格—框架二

象以及二度区隔的讨论，尝试完成对旅游叙述合法

性与特征性问题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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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the Narrative of Tourism becomes Possible:
An Analysis of Semiotic Narratology

ZHU Haoyun
( Institute of Semiotics－media Studies，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64)

Abstract: With the emergence of " tourism boom" in recent years，the legitimacy of tourism narrative is more
and more concerned． The narrative study of tourism is actually to demonstrate the legitimacy of tourism text and the
possibility of tourism narrative． On the basis of confirming the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of media－time dimension pro-
posed by Zhao Yiheng，and combining with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tourism，this paper makes the following analy-
sis: Firstly，the tourism text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symbol combination，character participation，the narrative
bottom line definition of the dimension of time and meaning; Secondly，according to the judgment of the Personality
－Fame Duality，tourism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monstrative narration． Finally，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secondary segregation，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tourists participate in the narrative． To sum up，this paper can
successfully separate " tourism" from the text narration of novels，travelogues and so on，which makes " tourism
narration" become an independent research category．

Keywords: tourism narrative，secondary segregation，Personality－Fame Duality，perform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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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ding of Unreliable Narration Style:
An Analysis of Semiotic

LIU Na1，2

( 1．Institute of Semiotics－media Studies，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64;

2．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Chongqing 404100)

Abstract: Style is not only a distinctive feature of the form，but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convey the meanings．
Unreliable narration makes the style become the base point for the reader to interpret the text by embedding style in-
tentionality． Thus，the addressee explores the deep meaning of the text and grasps its content and significanc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emiotics，this paper regards style as the additional coding of text，so as to re－examine the
unreliable narration． This paper holds that unreliable narration is not only a narrative strategy，but also a reflec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way of meaning expression． Style is the window of meaning transmission，and the dual motive
force of meaning formation is the common coding of narrator and narratee． The narrator intends to create an " unreli-
able" narrative style on the surface of the text and guide the narratee to recode a " reliable" style． The strong con-
flict between the two intensifies the expression of the deep meaning and enriches the artistic and aesthetic effect of
unreliable narration．

Keywords: unreliable narration，style coding，the meaning of style，semiotics
( 责任编辑: 冯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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